
| 思想·锐评10 版 |
投稿邮箱：hzfkb2020@sina.cn
责任编辑 |王建成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2025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五

　　钢铁根系正在吞噬最后一
片蛙鸣的此刻，真真的儿童诗
集《玩水的童年》犹如一股清
泉，将读者带回那个与自然共
生的纯真年代。这部以“阿斯
加”为主人公的诗集，以近
三百首凝练如珠的短诗为经
纬，精心编织出一座波光粼粼
的童年宫殿——童真与哲思交
织的诗行中，水的意象幻化成
连通生命本真与诗性智慧的
月光宝盒，在韵律之间流淌着
岭南水乡对生命本源的永恒叩
问。

水的意象：自然与童真
的二重唱

　　在城市像积木一样疯狂生
长的今天，真真的儿童诗集《玩
水的童年》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轻轻转动就打开了记忆里那扇
湿漉漉的木门。诗里的水不是
普通的水，而是会变魔术的精
灵，带着我们穿越回那个光着
脚丫踩水花的年代。
　　《雨水中》的雨点儿可调
皮了，“溅起一朵朵雨花”把
水泥地变成了会开花的魔法森
林。孩子们追着雨珠跑，像在
玩一场永不停歇的捉迷藏。最
绝的是“抓着雨柱”这个画
面——雨丝明明是细细的线，
在孩子眼里却成了可以攀爬的
水晶柱子。还有“雨水在舌尖
绽放成冰糖葫芦的甜脆”，把
冰凉的雨水和甜蜜的糖果连在
一起，让每个雨天都成了味觉
的狂欢派对。
　　在诗人真真的笔下，雨水
不仅是玩具，还是个会变魔术
的时钟。“雨一下，就融化了
欢乐时光”这句话像块魔法橡
皮，把美好的瞬间擦得模模糊
糊。泥娃娃遇水就化的场景，
像在提醒我们童年就像泡泡，
轻轻一戳就破。但“孩子们是
雨做的花朵”又给了我们希
望——虽然花朵会凋谢，但雨
水会变成云，变成彩虹，永远
留在天空里。就像“飘落后 /
依然是水的笑声”，就算长大
了，童年的笑声还会在记忆里
叮咚作响。
　　水还悄悄给孩子们上着自
然课。《漂流》里的水既温柔
又暴躁，像妈妈的怀抱又像发
脾气的怪兽。《打水漂》里的
水面像块会跳舞的绸缎，石子
在上面跳房子。这些奇妙的想
象让孩子们知道，世界不是方
方正正的课本，而是流动的童

话。
　　《玩纸船》里的小溪就像
个巨大的记忆罐。“五颜六色
的纸船”载着孩子们的笑声，
“水起水落的小溪沸腾了”就
像他们跳动的小心脏。当“水
珠打湿了孩子们的天真”，那
些湿漉漉的衣服、头发，都成
了童年最生动的书签。
　　诗里的水是会七十二变的
精灵，是欢乐的海洋球池，是
时光的沙漏，是自然的启蒙老
师，更是装着笑声的漂流瓶。
当我们跟着阿斯加们在雨里奔
跑时，飞溅的水花里藏着的，
是每个孩子心里永远不会干涸
的童年泉眼。

语言艺术：从日常到诗
意的魔法

　　真真的诗歌语言宛若孩童
手中的万花筒，将日常生活的
点点滴滴幻化为绚烂多彩的光
影世界。她摒弃了成人世界的
繁复辞藻，以一颗纯净无瑕的
童心重新诠释诗意，让每一个
文字都仿佛沐浴在晨露之中，
散发着清新脱俗的气息。其诗
歌的魔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童言无忌的魔法棒。
在《牙签罐》里，三岁男孩阿
斯加的日常游戏变成了魔幻剧
场。“用手压一下，牙签全蹦
了出来”的机械运动，在孩子
眼里是“牙签发芽了”的生命
奇迹。诗人用“蹦”“躲”这
样充满动感的动词，把塑料罐
变成了会呼吸的童话屋。最妙
的是“再用手压一下”的重复
动作，像极了孩子乐此不疲的
探索节奏，让成年人也忍不住
想伸手试试这神奇的“植物生
长器”。
　　二是自然万物的魔法书。
《狗尾巴草》是一首写给自然
的情书。“低垂着头”的野
草在诗人笔下变成了害羞的
小精灵，“我们把它扯回家”
的动作充满了孩子特有的霸道
温柔。重复句式“我们……我
们……”像一串跳跃的音符，
把简单的采摘行为谱成欢快的
童谣。当狗尾巴草被插进玻璃
瓶，整个世界突然变大了——
这不是物理空间的扩张，而是
孩子心灵宇宙的轰然开启。
　　三是修辞手法的魔法盒。
《铃声》堪称修辞魔法的百宝
箱。“天使的叮嘱”让金属铃
声带上了神圣光晕，“冰糖葫

芦的甜蜜余韵”把听觉变成了
看得见的彩色泡泡。最绝的是
拟人化的“拉耳朵”动作，将
无形的声波转化为可触摸的游
戏伙伴。当“三五成群的脚步”
与“尖叫的游戏”交织成声
画交响，我们仿佛看见一群小
鸭子被铃声赶着跳进欢乐的池
塘。
　　这种语言魔法让日常事物
焕发新生：牙签罐是生命实验
室，狗尾巴草是外星植物，铃
声是会魔法的精灵。真真像个
高明的儿童心理学家，用文字
为童年建造了一座透明的玻璃
城堡——成年人可以透过它看
见自己丢失的星星，孩子们则
能找到通往幻想国的秘密通
道。在她的诗里，每个字都
是会跳舞的雨点，每句话都是
会发芽的种子，最终在读者心
田长成一片永不凋零的童趣森
林。

生命哲学：在嬉戏中抵
达存在之思

　　真真的儿童诗如同蒙着雾
霭的镜子，在童真嬉戏的倒影
里，悄然映照出人类永恒的生
命困惑。她以孩子的眼睛为棱
镜，将死亡、孤独、存在等沉
重命题折射成彩色的泡泡，让
哲学思考在童趣的天空中轻盈
飘荡。
　　在《天堂电话》里，死亡
不再是冰冷的终点，而是被儿
童的想象力编织成童话。“坐
飞机去天堂”的天真猜想，将
死亡转化为一场充满期待的旅
行；“长出翅膀飞过去”的奇
幻意象，消解了死亡的恐怖感，
赋予生命以永恒的飞翔姿态。
这种处理方式与海德格尔《存
在与时间》中“向死而生”的
哲学命题形成奇妙共振——当
孩子问妈妈“天堂是不是真的
很美”时，死亡已不再是存在
的断裂，而是生命形态的诗意
转换。
　　《爸妈去哪里了》中，自
然现象的循环（太阳东升西落、
四季轮回）与生命消逝的不可
逆性形成残酷对照。但诗人并
未停留于悲伤，而是通过“天
堂在哪里 / 谁知道”的追问，
暗示生命存在的多维可能。这
种对生命循环的思考，与道家
“生死一如”的哲学观异曲同
工，却以儿童特有的懵懂口吻
呈现，让沉重的存在命题变得
轻盈如蒲公英的绒毛。

　　《孤独的外婆》则以孩童
视角解构死亡的终极孤独。“杂
草丛生的坟墓”不仅是物理空
间的荒芜，更是存在本质的隐
喻。当孩子说出“孤独是不是
人最终的归宿”时，诗中的孤
独已超越个体经验，升华为人
类共同的存在困境。但诗人用
“杂草”与“童年的笑声”的
对比，为孤独注入了温暖的底
色。
　　在《喉咙痒痒》中，“喉
咙里有只玩滑滑梯的小虫子”
的荒诞想象，将成人世界的疾
病焦虑转化为童趣游戏。这种
“以童攻俗”的叙事策略，与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
主张遥相呼应——当孩子用游
戏重构现实规则时，成人世界
的理性秩序开始崩塌，显露出
存在的本真面貌。
　　这些诗歌如同哲学的积
木，孩子们在搭建嬉戏的同时，
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存在的本
质。真真以诗人的敏锐捕捉到
这种瞬间，将生命的终极追问
转化为可触摸的语言水晶。当
我们跟着阿斯加们在诗行中奔
跑时，溅起的水花里闪烁的，
不仅是童年的欢乐，更是人类
对存在意义永恒的哲学微光。

代际共鸣：三重镜像中
的童年重构

　　真真的儿童诗犹如一面魔
镜，在“你、我、他”的镜像
折射中，照见不同时代童年的
精神谱系。这些诗歌不是简单
的怀旧复现，而是通过“阿斯
加”这个流动的童年符号，在
代际对话中完成对生命本质的
永恒追问。
　　《拖牛尾巴》就像一场祖
孙间的趣味摔跤赛。阿斯加像
头倔强的小牛犊，铆足了劲儿
拽牛尾巴，结果被老牛拖得东
倒西歪，活脱脱上演了一出“人
牛拔河”的滑稽戏。爷爷却像
个经验老道的驯兽师，轻轻捏
住牛鼻子，就把庞然大物治得
服服帖帖。这一拽一捏之间，
藏着人类进化的小秘密——
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么从蛮
力对抗，慢慢琢磨出四两拨千
斤的智慧。当牛犊“在远处凝
望着”，眼神里满是好奇。它
就像个没被世俗规训的小哲学
家，提醒我们：再厉害的智慧，
也别丢了与自然相处的初心。
　　《挤油渣》就像一场热乎
乎的人肉沙发大战。那时候没

玩具，两面墙加一群孩子就能
造出欢乐海洋。你挤我扛的，
被挤出队伍的倒霉蛋就叫“油
渣”。冰凉的墙根被孩子们的
体温焐成了记忆烤箱，多少年
过去，那面坑坑洼洼的土墙还
留着童年的体温印记。这种你
推我搡的游戏，就像人类最早
的社交密码本——我们的老祖
宗说不定也是这么挤着取暖、
挤着找乐子，把这种快乐本能
刻进了基因里。现在的孩子可
能不懂这种玩法，但当他们在
操场追逐打闹时，身体里依然
住着那个爱挤油渣的小野人。
　　“阿斯加喜欢穿爸爸的鞋
/ 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 / 背着
手学大人的口吻”，《穿大人
的鞋》就像一场搞笑的化装舞
会。你看，爸爸的鞋子变成了
魔法船，阿斯加穿着它摇摇晃
晃地学爸爸背手说话，结果把
小伙伴笑岔了气。那些跟着学
的孩子更滑稽，有的摔个四脚
朝天，有的鞋子飞出去砸中树
杈，活脱脱一群踩高跷的小企
鹅。最有意思的是阿斯加最后
稳稳站在“大船”上的样子——
原来当我们不再拼命模仿大人
的威严，反而能找到属于自己
的平衡。
　　这些诗歌在三重镜像中完
成了童年的重构：阿斯加既是
岭南水乡少年的个体存在，也
是全人类童年的集体原型；既
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也
是对未来世代的诗意预言。当
我们在诗行中与不同时代的自
己相遇，溅起的水花里闪烁的
不仅是童年的欢乐，更是人类
文明代际传递的永恒微光。这
种共鸣让每个读者都成为“拖
牛尾巴”的孩子与“牵牛鼻子”
的长者，在时光的河流中完成
生命智慧的永恒接力。

　　总之，在这个被电子屏幕
包围的时代，《玩水的童年》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诗意的生存
范式。它让我们看到，童年不
是时间的牢笼，而是可以随身
携带的精神故乡。当城市孩子
在诗中触摸到“阿斯加”沾满
泥巴的小手，当成年人在“孤
独如一首诗”的咏叹中找回失
落的纯真，这部诗集便完成了
它的使命——让每一个读者都
成为“玩水的童年”的参与者
与见证者。正如诗人树才所说：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童诗
集，因为每个人都曾是孩子，
每个人都需要回到童年。”

涟漪里的童话

■ 马忠 (广东 )

——读真真诗集《玩水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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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时，他
说：“探寻真理，是理解和
完善人们，包括我自己的灵
魂。..... 我用所有的时间走
遍四方，劝告所有的同胞，应
该把灵魂的最高幸福置于首
位，给予最多的关心，而不是
身体或企图。（《苏格拉底的
申辩》29D-30B）”。

　　那么，孔子不也如此借助
评价他的学生曾点志向的认
同，来引出他心中的“道”——
“子曰：......‘点，尔何如’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呼舞雩，咏而归’夫子
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
语·先进》）”在这里，曾点
的志向表面看很“简单”，但
如果从我们东方人偏好隐喻、

侧面、简洁而不那么确定的表
达，则可以理解到了一种“大
道于其中”的伟大之处了：试
想，在东周王朝统治下、战火
纷飞人民生活并不安宁幸福的
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能治理
到让曾点所描绘的美好场景成
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那不就说明了已实现天下太
平、百姓安居的理想了吗？
　　故而，当读到本书的结语：

“尽管这两位伟大先哲一东一
西，相踞万里，但他们的思想
观点，竟然有如此多的共通之
处，这说明，人性和智慧，真
的是不分地域、种族，而有其
共性的吧。”也便不难理解了
不管是苏格拉底将理想剥开说
透，还是借孔子对学生理想的
评价，在他们这场超越时空的
对话中，我们还是再一次发现
了在他们身上那种胸怀天下、

无我利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主
张，缘何如此殊途同归异曲同
工，同时也便不难理解了人类
的“普世价值”之所以代代相
传，又何尝不是因为有着这样
的一群先哲前赴后继地舍生取
义，人类的“美好的明天”才
成为我们当下习以为常的生
活。 


